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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尽狂沙始到金 学到穷源自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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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声岁月留声 英雄救美
黄锐武

孙女弹钢琴，我全程陪同。一曲
莫扎特的《钢琴奏鸣曲》过后，孙女说：

“爷爷，咱们做个拍手的小游戏吧！”我
一边答应，一边把手伸过去。“你拍一，
我拍一，一个小孩驾飞机；你拍二，我
拍二，两个小孩梳小辫儿；你拍三，我
拍三……”接下来，又一曲舒伯特的

《小夜曲》过后，孙女又说：“爷爷，不
拍手了，你给我讲个你小时候的故事
吧！”于是，就有了下边“英雄救美”的
故事。

那是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的同
桌女生，上课前突然问我：“你闻到臭
味儿了吗？”我不由自主地抽了抽鼻
子，顺着臭味儿闻了过去，这臭味儿是

从她课桌里散发出来的。同桌把书、
本子、文具全掏出来，在桌斗的最里
边，用大拇指和食指捏出一双发黑的、
带洞的臭袜子。我大声质问：“这是谁
干的？真缺德，放到人家桌斗里，你咋
不放到你们家饭锅里？”我下意识地转
身向后看了一眼，突然，感觉碰到了敌
视的目光。坐在我们身后的是一对儿
双胞胎兄弟，大的叫孙子根，小的叫孙
子臣。我马上断定，这个恶作剧肯定
是他们所为。我用手指着孙子根问：

“是不是你们干的？”只见孙子根满不
在乎地歪着头说：“是又怎么了？怎么
着，碍着你什么事了，你要英雄救美
呀！”我顿时火冒三丈，指着孙子根说：

“你们太过分了。”只见孙子根把身子
往前一挺，把头往上一扬，压低声音
说：“就过分了，怎么着，不乐意呀，不
中下了课到外边撂撂？”我说：“行，我

让你们兄弟俩一起上，谁不撂谁是孬
种。”

下课铃响了，孙子根兄弟急匆匆跑
到外面的空地上，背靠着背，手握着拳，
摆出了决斗的架势。我慢慢走出教室，
围着兄弟俩转了一圈。老大膀大腰圆，
个头儿比我还高；老二个子矮小，瘦瘦
的，像根儿灯草。我把目光盯住老大，
心里盘算着偷袭老二。我又转了一圈，
当转到老二对面时，突然把右脚踢向老
二的右腿，顺手抓住他的领口，轻轻往
我的右后方一拉，老二应声倒地。老大
疯了似的朝我猛扑过来，我一撤身，躲
过老大，又顺手抓住他的衣襟，顺着惯
性往前一拽，老大正好压在老二的身
上。我顺势趴在老大的背上，两只手抓
住他的衣襟，嘴里喊着：“一、二、三，一、
二、三……”兄弟俩在我接二连三的压
迫下，一时站不起身来。正当我得意忘

形的时候，班主任站在了我们面前，指
着我说：“好啊，光天化日，竟然大打出
手。看来，你还真是个打架的老手呢。
去讲台边儿上站着！”

上课了，我站在讲台的左侧，露出
不卑不亢的神情。整个教室，所有同学
的目光都射向了我。有冷眼旁观的，有
咧嘴嘲笑的，也有伸出大拇指点赞的。
突然，我的同桌女生，一边举起左手，一
边说：“报告老师，你弄错了，他是在为
我打抱不平。”然后，同桌把恶作剧的始
末重复了一遍。老师疑惑地看着我说：

“这是真的？”我立马儿点了点头，说：
“是！”老师又转向孙子根兄弟俩问：“是
这样的吗？”兄弟俩低着头不吭声。老
师客气地对我说：“冤枉你了，回到座位
上去吧。”然后，对着孙子根兄弟俩训斥
道：“做了坏事儿，还不敢承认，不像个
男子汉。现在，知道你们该干什么吧？”
兄弟俩乖乖站到了讲台边儿。

“爷爷，那后来呢？”孙女双手托着
下巴问我。我笑嘻嘻地对孙女说：“我
那个同桌的女生，现在呀，正在厨房给
我们做饭呢。”“啊，原来是奶奶！”孙女
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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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木沉香
韩晓艳

车在福建磻溪的山道间盘旋，窗外
是漫山的茶畦，一垄一垄，层层叠叠。
一直伴随的雨不知何时停了，满眼都是
清新的绿色。转过一个弯道后，我们下
车，走了几步，那棵树就出现了。

它站在路口，背后是竹林，墨绿的
竹海是它的背景。当地人告诉我，这是
一棵800岁的红豆杉。800岁是什么概
念？大概宋末的时候，它就在这里了。
树皮是炭黑色的，是被800年的风雨一
寸寸染透的黑。裂开的纹路深得像刀
刻似的，一道道，是时间走过的脚印。

最惊心动魄的是它的姿态——整
棵树明明白白地分成两半：一半活着，
枝叶繁茂，在雨后洁净的空气里舒展
着苍翠；另一半却是死的，从主干中部
向上，焦黑的木质裸露着，是被天火舔
舐过的残躯。焦痕的边缘参差不齐，
碳化的木质在光线下泛着幽暗的光，
仿佛还能闻到数百年前那场雷火的气
息，滚烫的，带着硫磺味儿。

可就在这生死交界之处，奇迹发
生了。

焦黑的主干中央，不知何时裂开
了一道缝隙，从裂缝里，一棵青竹挣了
出来，直直地向上生长，竹竿青翠，竹
叶鲜亮。竹根扎进古树最深的空洞
里，从腐朽的木质里汲取养分，反过来
又用这一身的青翠，为半死的古木披
上了一件生命的衣裳。

“胸有成竹”——我脑子里突然冒
出这个词。虽然这棵竹与成语的含义
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却又如此具象化，
具象得让人惊讶居然会有这样的巧
合。古树用残存的躯体托举着新竹，
新竹用青翠的生命点缀着古木。雷电
劈开了它，却没有杀死它；死亡侵蚀了
它，却也为新的生命让出了道路。

树下积着厚厚的落叶，踩上去很
松软。我走近古树，掌心缓缓贴上那
一道道焦痕，粗糙的、颗粒般的触感，
像是多年前的火焰，至今还有余温。
那道天崩地裂的雷火之后，这棵树就
这么站着，活着的一半继续生长，死去
的一半坦然展示伤痕，中间还长出一
棵年轻的青竹，活得比谁都精神。

风吹过，红豆杉的枝叶簌簌颤动，
茶坡上的茶树也跟着漾起涟漪，一层
层的绿从脚下漫向远方。我忽然明白

了，这片茶园的特别就在这里。那些
茶树，就在这棵古树的俯瞰之下，它们
的根须在地底与古树的根须交织，它
们的叶片在风里与古树的叶片低语。
一棵经受过天火的树守护着的茶园，
长出的茶叶会是什么滋味？

我在山下的茶室里找到了答案。
茶是今年的新茶，就采自古树俯

瞰的那片茶坡。盖碗中，沸水冲下去
时，香气就漫开了——不是花香，不是
果香，而是一种深沉的木香。闭上眼，
仿佛能闻见雨后山岩的气息，能尝到
竹叶尖上那颗将坠未坠的露水。茶汤
在茶杯里漾着琥珀般的光，入口柔润，
香气有着奇妙的层次：先是山野的清
气，带着晨雾的凉；然后是古木的沉
厚，那种被时间浸透了的醇；最后，喉
间竟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竹韵。竹韵
很微妙，静下心，闭上眼，才能捕捉到。

我端着茶杯，看汤色在光线下变
幻，忽然就想起从古木裂缝中长出的
竹子——它一定把自己魂魄里最干净
的那部分，注入了这片土地，注入了茶
树的根系，最终化作了这一丝清冽的
余味。原来万物真的相连，原来死亡
可以这样坦荡地孕育新生，原来最深
的伤痕里，真的能开出最干净的花。

离开时，回望茶坡，那棵树在暮色
中成了一个剪影，活着的一半与死去的
一半在渐暗的天光中融为一体，分不清
边界。只有中间那棵竹子的轮廓，在深
蓝色的天幕下，依然清晰，依然挺拔。

原来“活着”最壮丽的模样，从来
不是完好无损，而是伤痕累累却依然
向着天空伸展枝桠，坦然露出每一道
伤疤。不是忘却死亡，而是把死亡变
成生命的一部分——让焦黑的躯干长
出青竹，让裂开的伤口照进天光，让雷
霆的印记成为年轮里最深的刻痕，刻
进骨头里，长成新的骨血。

车转过山坳，古树最后一点影子也
看不见了。但我知道它还在那里，在竹
林前，一半生，一半死，中间长着青翠的
竹。它就这么沉默无言地站着，用自己
的方式，告诉每一个路过的人：

你看，这就是生命——
在灰烬里生出的竹，在裂痕里透

出的光，在必死的命运里，长出的那一
点点不肯熄灭的绿。

典籍寻微典籍寻微

晋简文为抚军时，所坐床上尘不
听拂，见鼠行迹，视以为佳。有参军见
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杀之，抚军意色不
说。门下起弹，教曰：“鼠被害，尚不能
忘怀，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乎？”

——《世说新语·德行第一》

晋简文帝司马昱，元帝司马睿的
幼子，母为宣太后郑阿春，即前面说到
的为她把春秋改为阳秋的。晋元帝司
马睿是东晋的第一位皇帝，司马昱是
司马睿的幼子，已是第 8位皇帝，可见
因政局动荡或短命，此前历位皇帝在
位都不算太长。司马昱在位仅8个月，
就郁郁而终。司马昱这个人“清虚寡
欲，尤善玄言”，可见适合当名士，不适
合为皇帝。这一段说他当皇帝前任抚
军大将军时，“见鼠行迹，视以为佳”，
参军以手板批杀老鼠，他“意色不说”，
当然更不忍为此责打参军，“今复以鼠
损人，无乃不可乎？”恐怕不行吧？这
仁义得有点像“影帝”了。

皇帝也罢，诸侯也罢，因为不当
的仁慈坏事的也不少。《左传》中，对
春秋五霸之一宋襄公因仁慈而败亡
的事，有生动讲述。当然，襄公是不
是霸，还有不同的说法。“宋公及楚人
战 于 泓 。 宋 人 既 成 列 ，楚 人 未 及
济”。宋与楚在泓水对峙，宋军已成
战斗队形，楚军正在渡河。“司马曰：

‘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

公曰：‘不可。’”掌管军事的官员对他
说，敌众我寡，趁他们还没有全部渡
河时，请下令进攻。宋襄公说不行。

“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
可。’”楚军渡河后还未形成战斗队
形，有人又建议进攻，宋襄公仍说不
行。这就是“不鼓不成列”。“既陈而
后击之，宋师败绩。”直到楚军阵势已
成，宋军才发起攻击，结果宋军大
败。在战斗中，宋襄公也要求“君子
不重伤，不禽二毛”。君子不伤害已
经受伤的人，不俘虏头发斑白的年长
者。这哪里是在生死相搏的战场，分
明是在寻找优抚对象！

有人统计，《论语》中“仁”字共出
现了 109 次，可见孔老夫子对仁的重
视。但孔子处事也是有原则的。《论
语·宪问第十四》“或曰：‘以德报怨，何
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
德报德。’”有人问，用恩德来回报怨
仇，怎么样？孔子反问，那恩德又应该
用什么来回报呢？应该用公正来回报
怨恨，用恩德来回报恩德。我觉得孔
夫子在这个问题上真的不迂腐，爱憎
分明，语义绝不含糊。

司马昱当皇帝，是给桓温当傀儡皇
帝。当然，是时也，也是势也，由不得司
马昱。但以司马昱的作派，会像曹髦那
样，“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
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坦
然受死吗？恐怕有点难。

仁于当仁
——《世说》说（十五）

公羽

品读乌桕
建平

我爱乌桕
不是因为它在文人骚客的眼眸里
一抹丹红流淌出千年诗行
也不是因为它“一经霜信便成丹”
被冠以自然的宝藏
我爱乌桕
因为我沉浸在这座城市
读懂了它肌理深处的生态密码——
像一位丹青大师
用诗意的笔触调绘出人间四季
装扮了这座城市的绰约风姿

暄风丽日
懵懂了一个冬天的乌桕
急不可待地向春天寄出情书
一串串嫩黄的花穗
慢慢舒展成心形的绿叶
将一缕缕阳光剪成碎金 洒落一地
纤细的枝条带着不屈的韧劲

兀自向阳 只管向阳
任凭光与影在枝叶上跳着轻快的

芭蕾
告白对春日的钟情
整座城市都氤氲着浪漫的气息

夏日炎炎
乌桕从唐宫夜宴中走来
身姿婆娑雍容优雅
层层叠叠的绿叶撑开巨大的伞
在路边 在水边 在公园
一棵树一片绿荫
鸟儿在枝叶间雀跃鸣叫
每棵树都是热情的
分明是在向人们发出邀请——
乌桕荫中系短篷
酷暑的城市陡增了一丝清凉

秋霜浸染

乌桕成了“园林九月画图中”的绝
美主角

树叶逐渐褪去绿色
染上浅黄橙红赤紫
成熟的果子像绽放的梅花
红的艳丽 橙的丰润 白的素雅
神奇的调色板
绚烂了一个季节的寂寥
让人不由惊叹——
哪里来的天工圣手
把城市的画布涂抹得五彩斑斓

待到冬日
树叶片片落尽
曾经缀满繁华的枝桠
露出虬曲苍劲的筋骨
刺破蓝天
晕染成一幅瘦寒的水墨画
密密斜织的线条

像极了季节写给苍穹的誓言
默默陪伴着城市
礼赞冬日的静谧安详
蕴藏着迎接下一个春天的希望

春夏秋冬
枝叶荣枯
我时常凝望乌桕
痴痴地凝望
虽然不能像诗人 画家 摄影师一样
把它写在诗里 画在画中 定格在

镜头里
细细地品读
却领略了光阴流转的缤纷神韵
感悟了轮回不息的生命张力
徜徉 驻足 凝望 品读
我更迷恋上这座城市
深深地迷恋
浸透了它的每一个角落

诗林折枝诗林折枝

收到吴芜老师的诗作《同行者》时，
掂了掂，第一时间想起之前看到的冯杰
老师为该书作的序——《鲸鱼上岸》。
令人惊奇的是，当时竟错记成了“巨鲸
上岸”。待把重 2.2 斤、厚 4.7 厘米的书
往书架一比划，在我单薄的书架上，《同
行者》还真是一头巨鲸。

拿到书俩月多，看了将近“2 斤”，
是跳跃着看，读后感十分丰盈。想说
点啥，但不知从哪儿说起。所有的感
受，以及感受引发的多维空间的感受，
聚拢不到一个点，或者一个面上。就
像戈壁滩上的风滚草，原本是在一个
点上，枝杈伸向四面八方和天空，十分
丰满，很好描绘。但随着另外章节的

“引领”，这棵风滚草被拔起，被“诗
风”吹得随心所欲，信马由缰。山水林
田 湖 草 沙 ，对 流 层 平 流 层 甚 至 太
空……风滚草滚向哪里，新的时空又
覆盖了原来的时空，有时终点又回到
起点。滚来滚去，直到把大脑干死机，
打开的文本界面一片空白，半天敲不
出一个字。

一天，脑子里忽然冒出来两个字：
纠缠，是的，就是纠缠。这部耗时16载、
总共 3 万多行的诗作，读后的感受就是
这两个字。当然，是广义上的纠缠，各
种纠葛、缠绕。

诗，在文学体裁里站位比较“高
端”。之所以“高端”，多因为抽象，尤其
是目前。具象化的诗歌，几乎被挤到了
门框上。读《同行者》的感受，套用小品
里演绎“伟大”一词——伟得太大了，

《同行者》的抽象是——抽得太“像”
了。不但抽得太“像”了，意象味更浓，
满篇皆是。本就不咋懂诗，又碰上这头

“巨鲸”。所以，对其架构铺设、人物关
系、情节推进等等技术成分，通通不
懂。谈点感受，都是蒙的。

我浅显的理解，本书的主旨，就是
开篇的句子：“白与黑，虚与实，一个物
体的正反两面；虚若伴若虚同行，由远
而近，由近及远。”——一个虚的我、一
个实的我，也可以说是一个具体的我、
一个灵魂的我，“两人”双胞胎似的结
伴而行（我揣摩书名就是由此而来）。
从浩渺的时空来，又回到浩渺的时空
去。就像在漫长的人生之河上漂流，
其间发生了 2.2 斤纸的故事。故事里
的“双胞胎”，时而一分为二，时而合二
为一；一会儿义结金兰，一会儿割袍断
义。“双胞胎”相互纠缠的同时，与世间
万物也进行了藤缠树、树缠藤般的纠
缠。

是的，在3万多行的诗丛里，作者与

万物在纠缠。与动物纠缠，也与事物纠
缠；与宏观纠缠，也与微观纠缠；与形而
上纠缠，也与形而下纠缠；与洪荒时代
纠缠，也与未来世界纠缠；与山川河流
纠缠，也与日月星辰纠缠；与花鸟鱼虫
纠缠，也与鱼鳖虾蟹纠缠……自己与自
己纠缠，万物与万物也纠缠……

其间，正义与邪恶在纠缠，清醒与
混沌在纠缠，高尚与卑鄙在纠缠，喜悦
与悲伤在纠缠，坚守与放纵在纠缠，抗
争与沉沦在纠缠，纯洁与堕落在纠缠，
忠诚与背叛在纠缠，情怀与现实在纠
缠，呐喊与沉默在纠缠，理智与冲动在
纠缠，自由与禁锢在纠缠，执念与释然
在纠缠……

再其间，青山与溪流，土地与青苗，
春阳与冬雪，晓风与残月……皆在诗丛
间缠缠绕绕、牵牵绊绊。

据说，纠缠的最高境界，是量子纠
缠。文学作品中，经常见到这个词儿，
想必《同行者》就是这种纠缠。其实一
直不知道啥叫量子纠缠，专门用AI查了
查。它嘟嘟噜噜说了一大堆，也没听
懂，便私下认定，可能是相爱相残的一
种“绞杀”。过程中没有对与否，就像书
中所言，白与黑、虚与实，只是物体的正
反两个方面。

《同行者》里的纠缠，纵像一根藤，
串起了作者几十年的人生体验；横像一
张网，覆盖了世间的各种况味。其间，
不乏文学的浪漫，不乏美学的判断，更
多的还是哲学的思辨。原先还准备摘
录些经典句子，如写算盘“滚圆串珠排
列智慧，无穷小到无穷大”，还有“奔跑
的马从来不会下跪”“剪刀跟着裁缝走
街串巷”“风走在风里、风在风后”，等
等。越往后翻，好句子越多，索性这里
省略3000字。

家里有个亲戚，是个 20 多岁的女
孩，学基础教育的，有幼儿园及小学教
师资格证书。一天午饭后，她将《同行
者》翻阅了半个多小时。我有意问她看
得懂不，平时也是手机不离手的女孩认
真思考了一会儿，眼神仍有些迷茫地
说，好像是写作者的成长经历吧，从童
年写起。这样说也没错，她还看出了作
者运用了虚与实两个身份描述。

阅读《同行者》，不由会想起那句名
言：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
特。的确，对这部作品，不同的读者，会
有不同的解读。我感觉像一部情感工
具书，或者叫情绪工具书。翻开某一
页，情绪很容易被带入。也许不是作者
要表达的意思，但读者已经代入了自己
的故事，引发对自身的慨叹。不管是与

书里的若虚，还是虚若，都成为人生某
个阶段的“同行者”。与作者漫长的“同
行”过程中，不时擦出火花，产生共鸣，
开始同频——“同行者”，都有过一样的

“曾经”。
曾经的“爱上层楼……”曾经的“墙

外行人，墙里佳人笑……”曾经的“春风
得 意 马 蹄 疾 ……”也 曾 经“ 竹 杖 芒
鞋……一蓑烟雨……”也曾经“仰天大
笑出门去……”也曾经“安能摧眉折腰
事权贵……”最终，是“三十功名尘与
土……”是“但愿老死花酒间……”是

“滚滚长江东逝水……”宋人蒋捷，也曾
经通过三个场地的三场雨，概括人生的
过场：“少年听雨歌楼上”，“壮年听雨客
舟中”，至最后，在僧庐下听了一场雨，
并且“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他听了
一整夜。至此，不管是居庙堂之高，或
者处江湖之远，是进也可，退也可，通透
得很，如佛家的空。亦如“序诗”里的句
子：如约的紫藤时光不再/夕阳残照里，
风歇野渡/且听流水呜咽。

读《同 行 者》，如 聆 听 一 部 有 关
生命的交响曲，有时间与空间碰撞
的回响。

与吴芜老师相识已有 20 多年。那
时作协活动多，时任市作协主席的王斯
平老师，动不动就将人马拉到辉县市的
山里。白天开展活动，晚上就去山路上
瞎逛荡。一次，领队的王斯平老师，走
着走着忽然站定，抬头望向天空，说：

“看，灰机！”空中有条航线，经常有飞机
拉着白烟划过。此时，黑黢黢的夜空，
确实有个小红点在慢慢移动。自此，

“看，灰机”成为文友们的固定“词条”。
后来进山，凡看到有飞机飞过，就有人
说这个“词条”。如今也是。

当时传说市作协有四大才子，吴芜
老师便是其中之一。吴芜老师儒雅而
内敛，说话细声慢语，颇有谦谦君子之
风，不像其他几位才子咋咋呼呼，斗个
地主还能“拍案而起”。甚至有个老师，
在手腕上还用浓墨写上了个“忍”字。

“几大才子”虽然是戏谑，但其作品和声
望，真正是市作协的中流砥柱。

与吴芜老师虽然同是原阳县人，均
有乡村生活经历，但他描述的一些乡
村情景，我感到很陌生，比如做碱。做
碱，他在《同行者》里描述过。在《我的
山、我的河》里，讲述得更仔细，像是当
时农活里的一项大工程。土地是生长
植物的，怎么会长出化工原料，长出白
面儿碱？不可思议。当然，也有很多
熟悉的东西，比如野菜。荠荠菜、黄花
苗、酸木浆等。每出现一棵，就感到特

别亲切。看看手上，似乎还有野菜汁液
浸染的痕迹。

吴芜老师工作几次辗转，皆是行政
单位，均担任重要职务。都知道，行政
事务不是一般的繁杂，坚持文学创作，
需要很大的定力。不单是时间分配，
还要不被某些东西浸淫。用时 16 年，
创作一“首”诗，如果不是纯粹的热爱，
几人能耐住这般漫长？抛却作品本
身，单是这样的意志和精神，就很让人
敬佩。

聊起吴芜老师，自然就聊到其夫人
王春花，也就是大家口中的春花姐——
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作家。春花姐有一
双 X 光般的眼睛，看人直达内心，看事
直通内核。这种天赋也是把“双刃剑”，
运用到文学创作上，自然是好事，也因
此她的作品是“立体”的，可以多方位欣
赏。但一些事物看得太清、太透就不是
什么好事。

我与春花姐是灵魂朋友。一聊天，
能说上一两个小时。从文学，最终扯到

“人学”。原先想，这么通透的春花姐，
怎么看不淡一些事情呢。后来不这么
想了，这样热烈、纯粹、唯美、孤傲的灵
魂，身边还有几个呢？

吴老师与春花姐，既是灵魂伴侣，
又是平常夫妻，灵魂伴侣，万里挑一。
所以在文学创作上，两人相互倾慕，可
谓比翼双飞。但日常生活，亦如万千夫
妻，也是瓶瓶罐罐、磕磕碰碰。

春花姐应该是《同行者》第一个读
者，也在第一时间作出了赞赏有加的评
论。后来聊起来，我俩有同样的感受：
这部作品，背景、立意、叙事都太宏大，
评论起来无处下嘴。觉得说了可多，又
好像啥也没说。其间，还对吴芜老师进
行了适当的调侃。姐就是姐，老师就是
老师，如果老师变成了姐夫，我想这篇
稿子或许会有些许亮点。

时值初夏，大地泼翠。在美好的季
节，跟随《同行者》进行了一场心灵的旅
行、一场生命的再体验。曾经的“山是
山，水是水”，也曾经的“山不是山，水不
是水”，最终“山还是山，水还是水”，一
切回归生命的原色。就如《同行者》尾
声所言：

细雨停歇，太阳依然明亮/久违的
阳光洒落雨后参差的森林/野火烧过，
遍地倔强/每个叶片都闪耀着钻石般的
银光/水杉挺拔向云，雪松比肩迎风/山
杨树叶片上下翻转，喧闹热烈与生
机……

生命的原色，就是这个季节的颜
色，一切都充满对生长的渴望！

你我皆是“同行者”
——读吴芜老师长诗《同行者》

郑胜玲

书海观澜书海观澜


